日久他鄉是故鄉？ by 莊紹岳
中國之於我有了意義，是在1年我父
親開始固定往返上海以後。那時我對於他是所
謂的「台商」或「台幹」都分不明白。父母對
我的教育方針與未來發展也一直很明確：台灣
仍是我未來成長的環境，既沒有什麼「家業」
需要我去繼承，也不需要我去考慮在中國生活
能否適應。所以對於台商第二代，讓我直覺的
感到好奇的是：成為別人眼中的「小老闆」、
「董事長特助」，他們的心路歷程是什麼？是
否經歷過許多轉折與矛盾、甚至與家庭的衝突
後，不得不然的妥協結果？
「為什麼現在會在中國？」這個問題，
第二代們其實沒有太多的思索，隨著家庭來、
隨著父母的安排接班而進入公司熟悉業務，似
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第二代們幾乎都有在
中、台之外的第三國家（且大部份為美、澳）
的求學經歷，他們也有過可以選擇在別的地方
生活的機會。只是當家庭不只是家庭，而同時
也是一個企業時，似乎較一般的家庭產生了更
大的制約作用。這其中不全然是家庭壓力下的
無奈，台商青年會的陳會長就直言：「與其靠
著打工、賺錢，不如好好運用一下先天的優
勢。」這確實是所有台商第二代幸運的地方：
家庭的先一步開墾拓荒，讓他們有著比一般年
輕人更高的立足點、更領先的起跑點，也許他
們可以選擇的人生並不多，但如果他們並不想
日久他鄉是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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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那麼多選擇呢？這不禁讓我陷入初接觸社會
學時，與我原本熟悉的經濟學先決假設相衝突
下的困惑：每個人看似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可
以自由的選擇使自己效用極大化的行動，但在
有限理性下我們所「得以」認知到的可選擇方
案，是受到多少社會建構下的「已被篩選過」
的自由選擇？又或當某些個體根本不想要選擇
的權利而只希望被安排有歸屬安穩的成為這社
會上的一點座標時，我們該用怎樣的標準去詮
釋他們的人生？
訪談中的笑聲不斷，我們從第二代的關係
網絡談到了年輕人最感興趣的男女交往問題，
令我們吃驚的是：在東莞台商青年會一百多位
成員，男女比六比四，年齡限制在1~歲，而
且時間較一般台幹更為彈性。然而這些青年會
成員們，竟然幾乎所有人皆為單身！「台商青
年會難道沒有聯誼活動嗎？」，困惑的我們提
出了直接的問題，而這卻也是讓陳會長百思不
得其解的一個現象，「我們明明就有辦啊⋯⋯
到目前有促成一對了啦！」。如此低的比例，
也許來自第二代繁忙的工作與巨大的壓力，使
得青年會的成員彼此雖有聯絡管道，卻難以投
入大量心力維繫私人關係。
這使我們產生了另一個感興趣的問題：
「不會想要和中國大陸當地的年輕人交往
嗎？」、「有工作以外的（中國當地）朋友
嗎？」，面對這兩個問題，在座的第二代們無
論男女，都露出了頗為尷尬的淺笑，笑容底下
包裝的是對建立這層關係打從心底的不以為
然。「不能溝通，是最大的關鍵！你根本就不
知道要跟他講什麼。」文化上的巨大隔閡，使
得第二代接觸到的當地的中國人，除了商場往
來對象或自己手底下的員工外，幾無具備第二
層意義。海峽兩岸失落了過半世紀的集體記
憶、社經成長上的落差，無可避免的造成了第
二代在來中國工作時，生活圈較在台灣工作的
同年齡青年們狹窄；而他們又比隻身前來的台
幹們幸運些，至少他們的家人就在身邊。
訪談的結尾問到他們對未來的規劃，大
部份的第二代都已經對於自己往後大半的人生
要在中國打拼有了心理準備，他們不覺得這特
別好或特別壞，只淡淡的說哪裡有生意就去哪
裡賺。我卻從他們的言語神情裡，看到了深刻
的孤獨，與被認同的渴望。不若他們的父母是
認同著台灣，卻不得不離開台灣，對這些第二
代而言，他們有的很小就跟隨父母過來，大了
卻又被送去美國唸書，又或是到大學才回台灣
讀書，一畢業服完兵役又被喚至對岸去繼承衣
缽。他們沒有徹底不認同哪一國，卻也不知該
深刻認同哪一國。美國、中國、台灣，都有他
們成長的記憶，卻也都只擁有片段的記憶。他
們的往後的日子要在中國度過，周遭卻又大多
是文化認同困難的「大陸同胞」；從盛重接待
我們的熱情裡，我想有更多的是對於「他鄉遇
故知」的珍惜。
即使我們不是故知，只是初遇；但那熟悉
的口音與無礙的溝通，正是第二代們欲建立日
常的人際關係的基本要求，但卻遍尋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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